
花开诗旅

小满，听夏
■袁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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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运河夜市】

碧落繁星捧月光，
东风轻拂送残阳。
一船游客乘丽彩，
两岸楼台竟焜煌。
近看欢欣人踊跃，
远望惊叹水迷茫。
千年运河逢盛世，
碧水潺潺润故乡。

——张步云

窗外的蝉鸣响起，我便知
晓，春已默默退场，万物即将步
入生机盎然的盛夏。夏天带着满
溢的活力准时到来，岭南的荔枝
也到了成熟季节。对于我来说，
夏天是从荔枝壳里透出来的香
气，是那洁白果肉中爆发出的甜
美汁液。晶莹剔透的果肉缓缓现
身，带着香气浮现，好像把成长
中遇到的所有朝露都凝结在其

中，让人看了就流口水。
——王竹青

【夏日荔枝】

几场雨水后，小麦愈发青翠
油亮。早晨的阳光温和地照在枝
头，麦穗幸福地享受着温暖的抚
摸。这时，阳坡上的麦浪渐渐泛出
了隐约的微黄，阴坡上的却还是
绿油油的色泽。走进麦田，我用手
指轻捏，麦粒早已鼓起了肚皮，富
有弹性。原来，青壳下的麦粒正在
成熟与未熟之间。这让我意识到，
小满已经到了。

——靳小倡

【小满到了】

墙角一片紫苏香
■周桂芳

飘香的巷口
■罗依衣

人生感悟

荷风解夏
■郭璇

生活手记

天一热，人的心也跟着躁起
来。早上睁眼就是一片白亮的光，
空气像糊了一层棉，呼吸都嫌黏
腻。手机一滑，全是喧嚣，各种消息
琐碎，人像被困在锅里闷着，逃不
出去。黄昏过后，我便悄悄地走向
那片老荷塘，想着那里的风，总是
凉一些，静一些，也许还能寻得一
丝夏日里难得的清凉。

荷塘的四面，无论远近高低，
都被浓密的树木环抱着。太阳还未
完全西沉，杨柳的倩影在微风中愈
发显得婀娜多姿，仿佛舞动的精
灵。苍翠的枝叶密不透风地将荷塘
围拢，只在岸边小径的转弯处，悄
然留下一两处空隙，像是特意邀请
晚风与夕阳，从这里悄悄探访。白
日的喧嚣已然远去，暑气也渐渐消
散，我沉醉在这份宁静而纯粹的清
凉中，心也随之安宁。

我慢慢地沿着塘边小径走着，
脚下的石板微微发烫，却也比白日
里柔和多了。风自荷叶间穿过，带
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像是旧友的
低语，又像是母亲掌心的抚慰。耳
畔的蝉声已渐稀，倒是蛙鸣星星点
点地响起，杂而不乱，为这荷塘的
黄昏添了几分生趣。

我找了个石凳坐下，面前正是
一大片荷叶。硕大的荷叶铺展开无
边的绿意，片片圆润饱满，宛如碧
玉雕琢的罗裙。微风拂过，绿波荡
漾，那句“莲叶何田田”，便在这满
池摇曳生姿的荷叶间鲜活起来。叶
与叶轻轻摩挲，发出窸窣之声，如
梦似幻。

微风也带来了水汽的润泽，拂
过荷塘，送来了缕缕若有似无的清
雅香气。这满池碧绿，那些亭亭玉
立、高擎出水面的荷叶，不仅仅是
夏日里一道养眼的风景，更像是大
自然派来的使者，勇敢地承接了那
份迫人的暑气。

夏日的白昼太喧嚣，人心也跟
着浮躁。而此时此地，我却仿佛从热
浪与纷扰中抽身出来，只剩下一颗
心，静静地浸在这清风中。这一刻，
荷风拂面，心无杂念，身心俱凉。

夜色深了，月亮从云后探出脸
来，把一池荷叶照得像是起了微
光。风还是那样，轻轻地拂着，像是
怕打扰我。我慢慢站起身，拍了拍
衣服，心里竟有些不舍。可我知道，
那份宁静、那缕清凉，早已在心底
生了根。即使重归尘嚣，那一池荷
风，仍会在梦里轻轻吹过。

江南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
刻还是艳阳高照，转眼间绵绵细雨
就笼罩了整个巷子。这样的天气里，
巷口王阿婆的油条摊子还是会准时
支起来。那口黑铁锅上升腾起的热
气，在雨帘中显得格外温暖。

王阿婆炸油条的手艺，是这条
巷子里出了名的活招牌。天还没亮
透，她就要起床和面。面粉、碱水、盐
巴的比例，全凭几十年积累的手感。

醒好的面团扯开来，能看到细
细的筋膜在晨光中泛着光泽。
街坊们都说，王阿婆的油条是

有生命的——夏天炸得酥
脆，冬天则绵软适中，春秋

时节外脆里嫩，恰到
好处。

我最爱
看王阿婆扯

面的样子。她粗糙的手指在面团上
一按一拉，面条就像变魔术似的从
指缝间溜出来。两根面条叠在一起，
用筷子在中间轻轻一压，两手轻轻
一抻，往热油里一放，“滋啦”一声，
香味就出来了。

小时候放学，我总爱在王阿婆
的摊前逗留，看她把炸得金黄的油
条从油锅里捞出来。王阿婆总会挑
一个递给我：“趁热吃，小心烫。”咬
下去的瞬间，外皮“咔嚓”一声裂开，
里面还冒着热气。有时候来不及在
家吃早饭，我就把油条对折夹在烧
饼里，一路小跑着去学校，油香能飘
满整个书包。

这些年，城里开了不少早餐店，
机器做的油条整齐划一，却总少了
点什么。王阿婆说：“油条要有‘人味
儿’，火候要用心感受。”她的油条确
实不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两根形状
不那么规整，但街坊们就爱这份带
着手作温度的不完美。记得有年冬
天特别冷，巷子里积了薄冰。王阿婆
的摊子照样支着，她手上生着冻疮，
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可动作依然
麻利。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每次寒暑
假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巷口找王
阿婆。她的头发渐渐全白了，可油条
的味道一点没变。有次遇到一个从
国外回来的老街坊，站在摊前吃得
泪流满面，说走遍半个地球，最想的
还是这一口。

去年回家，我发现巷口空荡荡
的。邻居说王阿婆年纪大了，被儿女
接出去住了。我站在雨中，突然想起
她常说的话：“油条要趁热吃，凉了
就不香了。”我这才明白，有些味道
真的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

前几天路过老巷子，我竟又闻
到了熟悉的香味，走近一看是个年
轻姑娘在摆摊，她用的还是王阿婆
那口黑铁锅。她见我驻足，笑着说：

“我是王奶奶的孙女，她教我做油
条，说不能让这个味道断了。”

我买了一个，咬下去的瞬间，仿
佛又看见王阿婆站在煤炉前，
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灵活地转
动着模具。油条
还是那么烫，烫
得人眼眶发
热。

当蝉在枝头发出声响

阳光温柔地铺展在稻秧的肩上

风不急不缓，穿过垄沟

与青苗共舞一场生长的秘语

田野泛着淡淡的绿光

雨水在云里酝酿歌唱。

池塘边的芦苇悄悄拔节

蜻蜓停驻

像倾听夏天心跳的钟摆

母亲说：这是小满的节奏——

万物初盈，却未至极盛

我俯身贴近泥土，静静听夏

听见种子在黑暗中伸展的回答

小满未满，时光正好

一缕风，一段梦

都在心里慢慢发芽

周末我回乡村老家，母亲早早就煨好了
一锅土鸡汤等我们。

我端着一碗香浓的土鸡汤，坐在院子里
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着屋后的一片竹林摇清
风。在眼睛低垂的那一刹那，看见斑驳的老屋
墙角边长了一片紫苏。

母亲正在柴火灶前烧鱼，我赶紧跑去墙
角边摘了几片紫苏尖叶，洗净，丢进了鱼锅
里。母亲笑着说：“这是好东西，紫苏正好提香
去腥，烧鱼最好吃了，你记得摘点紫苏带回城
里去。”

“好，我正想摘点回家去煮茶喝。”母亲说
屋后菜园边也长了一大片，把上面的嫩叶子
全剪干净，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长出一大片，去
年墙角那片紫苏长了半墙高呢。

紫苏是长在乡村房前屋后的野草，一开
始是一两棵，后来东一丛，西一串，紫莹莹地长
出一大片。刚长出来的紫苏叶如婴儿的小手
掌，酱紫色，毛茸茸的，热情地四处招手。长大
后的紫苏又高又大又香，成为老屋墙角的一
道风景。

村口附近有一个水库，我们
一年四季都有鱼吃。每到夏天，我

家餐桌上就会频繁出现
紫苏的身影。母亲说，
墙角边的紫苏是两面

深紫色的，比那
正面绿、背
面紫的紫苏

更香。夏天，只要家里烧鱼吃，母亲
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迅速跑到老屋
墙角掐下数片紫苏叶，再进厨房，用
冷水冲几下，便将紫苏叶丢进鱼锅里。

紫苏与鱼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紫苏的浓香去掉了鱼的腥气。父母亲喜
欢吃鱼，带着我和哥哥也喜欢吃鱼。我们一家
人围坐在院子里，吃着母亲做的紫苏鱼，先是
大块吃鱼肉，最后再用香浓的鱼汤泡饭，吃得
大汗淋漓，真是过瘾。

我带着儿子一起剪墙角的一片紫苏。儿
子说，直接扯起来更快，我连忙制止。我对儿
子说，紫苏全身是宝，扯起来就不能再长了。
我正好给儿子上了一节植物课。儿子仔细观
察起紫苏，这是叶片边缘带锯齿状的一种紫
苏，叶片两面全是玫红色的，连杆子都是紫莹
莹的，不带一丝青绿。它的根茎干挺拔，宛如
迎风而立的公鸡紫花冠，农村人称之为鸡冠
紫苏，多么生动形象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人与草木
相依为伴，代代相传，无意间保留着祖辈
潜移默化的习惯和口味。刻在骨子里的
紫苏味，是浓浓的一抹乡愁。墙角一
片紫苏，这就是我触手可及的诗意
烟火，一半烟火谋生活，一半诗
意得清欢。此时，我正喝着自己
亲手制的紫苏茶，清香扑
鼻，回味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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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沧州市解放西路传媒大厦有一楼门市、部分写字间，现对外招
租，地处西部高端商务街区，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车位充足，适合商
务办公及经营。整体承租者优先，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3155609 15612772866


